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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几百和百万差别呈现，网文作者推动“五五断更”就不足为奇
之前的“五五断更节”，是众多

网文作者对相关不公平合同的一
次围剿。

但是，引发网文作者群集体断
更举措的，仅仅只是因为平台的一
纸合同吗？网文作者们为何如此

“敏感”？
“其实，一开始我对于（网传合

同）条款是无感的。”
李骞是一名 90 后网文创作

者。他告诉懂懂笔记，自己的本职
工作是研发工程师，业余时间兼职
在网文平台上创作小说，可谓纯粹
是兴趣爱好，类似“大刘”（刘慈欣）
那样的心态。“我写网文，本身就没
当做什么赚钱的事情。”

躁动氛围感染，腰部作者断更
但是，就在五一节当天，他被

另一位认识的网文作者拉进了一
个钉钉群，群里有上百群友，而且
正在义愤填膺地讨论着什么。

据那位朋友介绍，这个群里都
是网文创作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商
议如何讨伐阅文官方推出的“霸
权”合同。作为一名经常“扑街”
（即创作不获平台签约）的创作者，
李骞一开始并不是很在意。

“可是群里的网文作者们聊得
很激动，在那样的的氛围下，我也
不好多说什么。”最后，群里大部分
网文作者同意为了响应“五五断更
节”的号召，都计划在五号当天断
更。然而，也有小部分网文创作者
并不同意断更，并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

李骞解释，作为网文作者，只
有每日更新网文才能拿到平台的
全勤奖励，如果断更了一天，就意
味着作者将失去 5月份的全勤奖，

“而且断更也会影响订阅量，很多
专职作者，尤其是订阅量比较大
的，都不太愿意影响自己的全勤奖
和订阅量。”

但是，胳膊始终拧不过大腿，
大部分支持“五五断更节”的网文
作者开始给这一小部分人讲道
理。有的作者称，如果不趁着舆论
的大势“围剿”、讨伐官方平台，以
后对于作者的压榨或变本加厉。

“有的作者甚至还拿出了马丁·尼
莫拉的著名诗歌，劝告群里所有的
网文作家，如果这次不抗争，以后
官方再欺负大家就再也没有人站
起来说话了。”

李骞表示，在这样的氛围之
下，最后所有群内的作者都承诺会
参与断更。

不过，让他和群里作者都感到
气愤的是，即便大家都在 5号当天
暂停更新，却遭到了平台部分头部
作者的“爆更”反击。所谓“爆更”，

指的是在当天连更多期内容，“最
多的一位作者在那天连更了四、五
篇，可把订阅的读者们乐坏了。”

李骞开始认识到：所谓的“五
五断更节”并不是一边倒的网文作
者讨伐官方平台，而是平台的支持
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次博弈。

尽管平台此后陆续发文辟谣，
并试图平息风波，但是群里的作者
们并没有因此冷静下来，甚至有人
表示停更对官方缺乏威慑力，应该
做出更多的举措。

“现在大家还在酝酿下一次行
动，其实，部分作者是在这种氛围
下裹挟着参与。”当问及参加“五五
断更节”后的感受时，李骞叹了一
口气表示，自己也是脑子一热才参
与的作者之一，“其实参不参加都
觉得日更太累了，已经对这个（网
文创作）失去信心了。”

实际上，网文创作真的只是累
吗？

“敏感”的创作者，对流量积怨
已久

“网文创作者的苦，年轻作者
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相比李骞，陈晓婷的网文创作
经历显然长了许多。她告诉懂懂
笔记，从 2010年开始，还是大三学
生的她就已经开始创作网文小说，
至今已经整整十年。

在过去的十年间，她一共创作
了八篇不同风格的网文小说（中
篇），只有三部作品获得了平台上
架。而这十年时间，她认识的不少
圈内作者都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

入行一段时间的网文创作者
都知道，平台是作者创作内容的分
发平台，也是创作者的收入来源。
个人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续更奖励
以及收费分成，“一般而言，LV1的
新人每天都续更，月全勤奖也就是
几百元，不过作家等级越高相应收
入也会更多。”

陈晓婷表示，平台的作者从
lV1到LV5收入差距明显。前面的
几个等级都拿的普通合约，LV1月
收入基本 800以下，到了 LV2大约
是 1200到 2000之间。LV3算是勉
强过了温饱线，月收入约在 2000~
5000元。“能混到 LV4的都是小有
名气了，月收入八千至一万五，而
到了LV5就是大神，和平台的合约
都是单独的。白金作家嘛，不敢想
象了，那都是神一般的存在，拿的
是最高级别合约，推广渠道，版权
分成和其他作者全都不一样！”

过去几年间，国内网文平台经
历了一系列的整合、并购，但是陈
晓婷的创作收入却在逐步减少。
和所有直播、短视频平台一样，网

文平台也在大力扶持头部创作者，
给予他们更多推荐与流量，LV5、白
金与普通作者之间的资源差距是
难以想象的，网文平台创作者的

“二八效应”尤为明显。
“得到流量扶植的作家，收入

丰厚，作品最后还可以 IP化改编拍
摄成为影视剧。”陈晓婷坦言，尽管
同样是每日更新、熬夜码文，但能
熬出头的作者（LV4以上）和大量
普通作者相比待遇好得太多，LV5
年入百万以上也都不成问题。

目前，创作了十年网文的晓婷
还在受到订阅量锐减，流量减少的
的煎熬，许多作品都是因为推荐无
望，读者订阅锐减不得不草草强行

“完结”。相比日更码字的累，投入
全部精力的作品始终不被认可，更
让她感到身心疲惫，“一方面要承
认水平有差距，另一方面要说这真
的是命”。

“若网文作品不被扶植，不做
商业化、IP化改变，90%的作者在
收入上可以说少得可怜。”陈晓婷
告诉懂懂笔记，很多和她一样创作
多年网文的作者，月收入大多是在
三、四千元左右。一些熟悉的作者
朋友因为收入逐日减少，不得不搬
进城中村租住，继续没日没夜地创
作网文。

其中，个别创作者为了增加收
入，也为了增加平台推荐的“命中
率”，一直是同时创作两部作品，每
天每部作品更新6000字，一天要码
至少12000字，“所以我能体谅那一
些为了几百元的全勤奖，选择不参
加断更活动的网文作者，大家真的
不容易。”

虽然自己参与了“五五断更
节”，但她深知这些举措对改变官
方规则的作用有限，大家纯粹是为
了发泄内心的不满，表达平台在流
量扶持上的不公平。至于霸王合
同为何签了几年到现在才爆发不
满，“我觉得也是管理方换人的诱
因吧。”

周围不少作者朋友都和她一
样，因为创作多年未获得平台扶
持，所以对行业、平台的积怨和失
望已深，“期望高、收入低、打击大，
有一定资历的（腰部）网文作者都
性格敏感，恨不得志。”

显然，几乎所有“恨不得志”的
网文创作者，都十分怀念曾经“青
铜时代”的创作氛围。

功利心逐年变化，创作自由成
记忆

“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创作网
文了，当时从没想过挣钱这个念
头。”

从 2005年开始创作网文的张

宇，是这一次“五五断更节”的积极
参与者之一。他告诉懂懂笔记，早
在网文创作初期，国内有许多诸如
起点、潇湘、红袖添香、逐浪和晋江
这样的网文平台，创作者可以根据
创作的内容领域去选择平台、签约
平台。

2005年之前的那两三年，不同
的网文平台之间各具特色、百家争
鸣。尽管网文平台众多，读者流量
分散，但是各平台给予了网文创作
者更多的选择权，以及更多的分发
机会，堪称网络文学的青铜时代，

“那时创作的门槛也相对比较低，
大学时写的仙侠小说，天马行空肆
意创作，而且有许多读者观看。”

阅读量和忠实读者，是支撑网
文创作者持续创作的原动力。张
宇回忆，在平台间相互竞争较为公
平、缓和的创作环境下，许多网文
创作者虽难以一炮而红，但却拥有
固定的读者群体。

即便一些作者小有名气并签
约平台后，创作者的收入也不是高
的离谱，而且作者群体的收入都相
对平均，“宿舍里的两位室友都创
作网文，有擅长都市言情的，有喜
欢写穿越、异世界的，那时大家每
月也都能拿到小几百元的收入。”

当时红极一时的头部大作，都
是普通创作者的学习榜样，并不会
因为平台流量倾斜，而让其它创作
者觉得眼红，甚至嫉妒和不满，“这
个氛围，是因为网文平台之间有一
定竞争，作品之间也有一定的竞合
关系，机制相对也更公平些。”

但是他眼中这些“美好”的景
象，都随着2014年之后网文平台的
一系列整合、收购而“变了味”。网
络文学行业，逐渐变得越来越功
利。

“最关键的是，一些平台开始
采取全勤机制，大家自由创作的氛
围不在了，创作者变成了机器，每
天都为了完成更新任务而创作。

要知道，很多优秀网文作者一开始
都不是全职的，网文创作那点儿收
入不足以养家糊口。”

张宇也曾经一度为了全勤创
作辞去了工作，妥妥地将兴趣变成
了生计。在他看来，只要有收入压
力，有功利心在，创作者的心态就
会逐渐变得浮躁，小说内容也失去
灵魂。他坦言，这是后来许多网文
创作者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几年前
顶级作家高达 1亿元的版税被曝
光，更让很多人心态失衡。

“很多人其实都可以做到90个
月不断更，那时因为喜爱创作，我
这几年都是在‘以贩养吸’，为了写
而写，让我开始厌倦这种机械式的
码字创作了。”对他而言，签约平
台、上架作品、全勤续更，只是一种
维系生活的手段，他认为网文作品
的品质想要再度辉煌，行业必须打
破任务式续更、功利式扶植的桎
梏，让创作者有更多自由的创作空
间，公平的创作氛围。

在他看来，这也是部分“资深”
作者之所以发起断更活动，挑战平
台规则的最终原因，“以前熬夜写
文真的很累人，创作收入少但是有
成就感。现在每月盯着分成和全
勤，创作激情反而不见了。”

有不具名圈内人士告诉懂懂
笔记，在经历大规模整合、并购之
后，网文平台强者恒强的局面已经
成型，大量的创作者、读者都涌向
少数几个网文平台。根据比达咨
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在线阅
读市场份额中，阅文以25.2%，超过
掌阅、书旗，位列行业三强之首。
但网文平台的本质是追逐流量，筛
选、扶植部分优质内容是再正常不
过的商业行为。因此，很多创作者
也在平台的流量规则当中，逐渐失
去了初心，为了收入、流量开始重
量不重质，不顾逻辑、套娃创作，只
为了吸引读者眼球。

在新兴领域的发展初期，为了“抢地盘”
而大打出手的事儿绝不少见。比如在团购
时代，美团与大众点评网员工曾发生过打架
斗殴事件。三四年前，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员
工之间也不乏溅血事件。

历史，总是在重演。水滴筹、轻松筹也
“复刻”着互联网企业干架的“优良传统”。
而打着公益旗号的他们，真是因奉献精神而
不顾员工的个人安危吗？事情似乎没那么
简单。

多次干架！水滴筹、轻松筹不断上演全
武行

水滴筹、轻松筹旗下的员工，曾多次发
生斗殴事件。今年4月13日，水滴筹员工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轻松筹员工拳打
脚踢。随后两家公司就此事作出回应，声明
中不忘公开“互撕”，自然都是指责对方。

而仅仅时隔一个多月，5月 19日斗殴事
件就新鲜出炉。在重庆肿瘤医院内，水滴
筹、轻松筹员工因扫楼立项起冲突，几人互
殴。双方公司回应因口角产生矛盾，已无大
碍并已和解——满满地不想把事情闹大的
回应口吻。看来，水滴筹、轻松筹旗下的员
工怨气满满，憋着劲儿想找对方的事儿。

多次干架的水滴筹、轻松筹以全武行的
方式，生动描述了什么叫“筹人”见面，分外
眼红。而每次干架，那种不顾一切要将对手
赶出医院并抢地盘的行径，都可称得上“狂
野”。事实上，这种行为对整个社会风气都
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但水滴筹、轻松筹在
回应时的不痛不痒、互相指责，也更让人失
望。

干架不断背后，是一场引流百亿的大生
意

水滴筹、轻松筹真的是不惜为公益“打
破头”吗？如果为真，那么他们的精神无疑
让人“钦佩”，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干架不断
的背后，既关系到员工个人的收益，又是一
场事关众筹平台引流百亿的大生意！

对员工个人来说，他们的薪资构成都是
底薪加提成模式。据知情人士表示，“如果
达到规定单量，员工每一单有 100元至 200
元不等提成，这提成跟筹款金额多少没有关
系，只和单数有关系。”为了能多拿提成，员
工自然乐于在每个医院去“扫楼”、立项。如
果在同家医院遇到对方公司的员工，那么无
疑自己的利益有受损的可能。为了维护自
己的利益，从对骂升级到斗殴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
对水滴筹、轻松筹来说，他们涉及的生

意更大。虽然水滴筹、轻松筹针对用户发起
筹款时免费且不收取任何手续费，但有的则
会在提现时收取一定费用。比如水滴筹的
客服人员就曾告诉媒体，筹到的款项提现时
会有第三方来收取 0.6%的手续费——只是
没回答第三方到底是谁、是什么机构。

而除了提现手续费外，水滴筹、轻松筹
更看重通过筹款拉新，最终引流至保险业
务，并和各个保险公司合作收取佣金！水滴
筹旗下的保险商城显示，2019年，水滴保险
商城年度新单年化保费突破 60亿元，2020
年季度新单年化已经突破 30亿元。轻松筹
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旗下轻松保在2020年1
月-2月的保费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近 10
倍。

说白了，水滴筹、轻松筹的商业模式就
是通过免费获取用户的形式，去卖保险！而
在这个过程中每少一个用户，水滴筹、轻松
筹都或许失去潜在的投保用户。面对这种
情况，水滴筹、轻松筹为了自身发展、为投资
者一个交代，默许旗下员工扫楼甚至干架似
乎再正常不过。

当公益变成生意，众筹平台游走在法律
灰色边缘地带

干架事件的频发，让人们抽丝剥茧地解
析水滴筹、轻松筹的商业模式。如今，水滴
筹、轻松筹被不断揭露公益背后的真相。许
多人的确需要这种互助的形式来获得帮助，
但也有很多人因众筹平台上的造假事件等，
不再轻易通过水滴筹、轻松筹献爱心。尤其
是在水滴筹、轻松筹打着公益旗号，却为了
卖保险的事实被更多人知晓后，平台的可信
任度在不断被冲击。

此外，除商业模式在被揭露外，水滴筹、
轻松筹的合规性也在被质疑。按照现行《公
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从主体上说，目前的
众筹平台并不属于公益组织。而从行为来
看，他们又跟《慈善法》里面的公开募捐很相
近。在这种情况下捐款人的权益很难被保
障，因为既没有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监管机
构。一旦造成损失或出现问题，平台不会承
担任何连带责任。

这样看来，游走在法律灰色边缘地带的
众筹平台，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要想获
得真正发展，他们必须解决自身的合规性问
题。（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为公益干架？水滴筹、轻松筹又双叒叕引发恶性竞争


